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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转的”课堂已成为近几年世界教育的一个热点话题。文章考察了“翻转的”课堂发展的历史的三个阶段，

剖析了两类主流观点，指出“翻转的”课堂的本质在于：技术促进的教学。 在实践环节，设计了在最新信息技术条件下的

“翻转的”课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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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转的”课堂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翻转的”课堂逐渐成为世界教育的一个

热点话题，尤其是在 2011 年 3 月，美国人萨尔曼·可

汗（Salman Khan）在 TED（ 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and Design，即技术、娱乐和设计大会）发表主题为“让

我们用视频重造教育”（ Let’s Use Video to Reinvent
Education）的演讲后，“翻转的”课堂更是引发了全球

范围内的研究热潮。 “翻转的”课堂从起源到成熟经历

了怎样的历程？ 我们梳理了国内外“翻转的”课堂的教

学实践和研究文献（见表 1），以“技术融入教学的程

度”为线索，将“翻转的”课堂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萌发阶段

相关文献显示， 早在 1991 年就有研究者探索过

“翻转的” 课堂。 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马祖尔（Eric
Mazur）在多年的物理教学中发现，与传统教学相比，
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使学习者更积极地参与到教学

中； 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实现对学习者个性化的指

导。 由 此， 他 提 出 一 个 大 胆 的 问 题：Can We Teach
Computers to Teach？ （我们能否“教会”计算机进行教
学呢？ ）他认为，我们已经窥到了一个新的教育模式的

开端，计算机不久将成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计算

机不会取代教师的地位，但是它们肯定会成为协助教

师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工具。 [1]

在 2000 年， 针对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学习

兴趣日渐衰退的问题，迈阿密大学的三位教师在“经

济学导论”课程中，尝试了一种新的模式：在传统教学

中教师课堂上讲授的内容，由学生课下学习；在传统

教学中学生课下完成的内容，由学生在课堂上通过教

师指导和同伴互助来完成。 他们的教学模式已经有了

“翻转的”课堂的雏形。 [2]他们的研究证实，与传统课堂

教学相比，“翻转的”课堂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样是在 2000 年，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

尔市举行的第 11 届国际大学教与学研讨会上， 韦斯

利·贝克（J. Wesley Baker）提交的一篇会议论文引起

了大家的兴趣。 这篇论文中提到的“教室翻转运动”的

宣传口号———“教师是学生旁边的指导者， 而非讲台

上的贤能者”被大家纷纷引述。 [3]在这篇论文中，韦斯

利·贝克提出了“翻转的”课堂较为成熟的模式：教师

使用在线网络工具制作学习内容，将其作为学生的家

庭作业；在课堂上，教师则指导学生展开深度的、积极

的学习活动。 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2000 年秋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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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人 物 “翻转的”课堂的发展历程

1991 Eric Mazur
在“普通物理”教学中发现，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使学习者更积极地参与到教学中，从而实

现对学习者个性化的指导

2000
Maureen Lage, Glenn Platt &
Michael Treglia

在“经济学导论”教学中，实施新的模式：原先由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由学生在课下学

习；教师则在课堂上指导学生开展进一步的学习

2000 J. Wesley Baker
提出了“翻转的”课堂较为成熟的模式：教师使用在线网络工具制作学习材料，供学生课下

学习；在课堂上，教师指导学生展开深度学习活动

2004 Salman Khan 在家中录下超过 1500 个微型教育讲座，主题覆盖了数学、物理学、金融、生物和当代经济学等学科

2006 Mike Tenneson & Bob McGlasson 对“翻转的”课堂进行了反思，认为学习者在精心设计的课程和活动中收获更大

2006 Salman Khan 在视频网站（You Tube）开设了可汗学院（Khan Academy）频道

2008 Jonathan Bergmann & Aaron Sams
教学中发现，“翻转的” 课堂可以让教师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个性化的教学， 可以建立更广

泛、更紧密的师生关系，可以促进更强烈、更持久的学习动机

2011 Salman Khan
TED 发表主题为"让我们用视频重造教育"的演讲，引起全球教育工作者对"翻转的"课堂

的高度关注

2012 张跃国，张渝江 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了翻转课堂实际操作的三个“翻转”、课前四环节、课堂五步骤和六大优势

2012 “翻转的”课堂年会
讨论了如何制作和发送视频资料，利用“翻转的”课堂进行无缝学习，以及“翻转的”课堂未

来发展等问题

些大学的计算机课程教学中，开始使用电子教学软件

取代教师的课堂讲授。
我们以“技术融入教学”为线索，来考察“翻转的”

课堂的第一个阶段。 为了开展有效的物理教学，尤其

是转变学生头脑中错误的前概念， 埃里克·马祖尔教

授利用计算机作为媒介技术，采用自制的动画来模拟

“实验室中难以实现的情景”，采用设计的程序等方式

来实现计算机部分替代教师的功能。 针对学生的三种

不同学习风格，迈阿密大学的三位教师利用当时刚兴

起的万维网、多媒体技术录制教学场景，引导学生在

计算机实验室或家里观看录像， 课堂上完成家庭作

业，进行小组学习。 韦斯利·贝克进而设想：教师使用

网络工具制作供学生课下学习的材料；在课堂上，教

师则指导学生展开深度的、积极的学习活动。 在上面

的三个重要研究中，随着技术的进步，技术融入教学

的程度逐步深入，“翻转的”课堂逐步成型。 但是“翻

转的”课堂在随后几年并没有传播开来，其中一个原

因是提供给学生课下学习的“视频资源”太少；另外

一个原因是提供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的技术还没有

出现。
（二）发展阶段

尽管 “翻转的” 课堂模式在 2000 年左右已经形

成，但是，由于可以提供给学生课下学习的“视频资

源”太少和技术缺乏等原因，当时并没有被迅速传播

来开，直到 2004 年，这一问题被萨尔曼·可汗部分解

决。 [4][5]他为表亲录制了一些教学视频后，发生了有趣

的事情，表亲告诉他，比起真人来，更喜欢视频上的

他。 因为她可以随意地让“他”暂停、重复、快进，而不

用浪费他的时间。 由此，萨尔曼·可汗发现了真正意义

深远的事：通过视频资源，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

和速度观看视频。 此后，他在家中录下超过 1500 个小

型教育讲座，主题覆盖了数学、物理学、金融、生物和

当代经济学，并于 2006 年 11 月在 YouTube 开设了可

汗学院（Khan Academy）频道。这些视频总的观看次数

超过了 2000 万次，平均每日的观看次数超过 7 万，平

均每堂课有 1 万人观看。
林 地 公 园 高 中 的 两 位 教 师 乔 纳 森·伯 格 曼

（Jonathan Bergmann）和亚伦·萨姆斯（Aaron Sams）的

教学实践同样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他们自 2008
年开始在化学教学中实施“翻转的”课堂，他们认为，
实施“翻转的”课堂带来最大的改变是提高了学生与

学生间、学生与教师间的交流。 [6]

伴随着人们对“翻转的”课堂的研究日益升温，一

些学者开始对“翻转的”课堂进行了反思。 芳邦大学的

两位研究者对“翻转的”课堂进行了反思。 [7]他们认为，
学习者在精心设计的课程和活动中收获更大。 杰里

米·斯特雷耶（Jeremy Strayer）通过对“翻转的”课堂和

传统的课堂中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活动进行比较后发

现，“翻转的” 课堂更有利于学生的自我效能感的发

展，更有利于学生对新信息的敏感和理解。 [8]

在“翻转的”课堂的第二阶段，萨尔曼·可汗的视

频录制突破了“翻转的”课堂的发展瓶颈，但是仍然受

表 1 “翻转的”课堂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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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技术的限制，“翻转的” 课堂并没有实现无缝学习

（Seamless Learning，亦即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可以
发生的， 将正式和非正式学习有机联系的学习模式）
的理想学习环境。

（三）推广阶段

目前，可汗学院已经成为一所著名的网络课程学

校，在美国的中小学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所以视频资

源为主的网校，而且它的学生已逐渐向全球扩展。 除

提供课堂录像和文字辅导外，可汗学院还提供自我测

验的在线软件和对学生学习行为进行跟踪和数据收

集的软件， 教师可以时刻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状

况，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辅导。 同时父母可以注册，成

为孩子的导师，时刻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针对性地

辅导孩子的学习。
2011 年 3 月， 萨尔曼·可汗在 TED 发表主题为

“让我们用视频重造教育”， 将世界的眼光再次聚焦到

“翻 转 的” 的 课 堂。 维 基 百 科、 教 育 下 一 站（http://
educationnext.org/）、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技术协会网站

（http://www.educause.edu/） 都曾刊文介绍 “翻转的”课

堂； 林地公园高中的乔纳森·伯格曼和亚伦·萨姆斯创

建 了“翻 转 的”课 堂 专 题 网 站（http://flipped-learning.
com/），介绍这一领域的相关知识和最新进展。 在国内，
黎加厚教授的东行记、金陵叙事、教育技术 ET 等知名

博客多次讨论“翻转的”课堂。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江

津区的聚奎中学（http://cloud.jukui.com/）在具体的实践

中通过不断探索， 总结出了翻转课堂实际操作的三个

“翻转”、课前四环节、课堂五步骤和六大优势。
在“翻转的”课堂的第三阶段，个性化学习、无缝

学习、移动学习等学习理念已经为大众所接受，云计

算、电子书包、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技术已经逐步成

熟，这些技术深度地融入学习，大大地促进了“翻转

的”课堂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

二、“翻转的”课堂的本质

尽管“翻转的”课堂逐渐为大家所熟知，但究竟什

么是 “翻转的”课堂，学界并未有一致的界定。 概括起

来，主要有两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翻转的”课堂

就是一个在线课程， 即视频录像取代了直接教学，视

频在线课程取代了教师； 第二类观点认为，“翻转的”
课堂尽管“颠倒”了传统课堂的秩序，教学的形式发生

了很大变化， 但是课堂还是那个稍稍变了样的课堂，
教师还是那个教师，教学的要素不会因为技术的融入

发生变化。 下面我们就对上面的两类观点进行剖析，
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的观点。

（一）两类主流观点剖析

1. “翻转的”课堂就是一个在线课程
类似的观点还有：“翻转的” 课堂是视频在线的

“同义词”，“翻转的”课堂是用视频录像资料代替直接

教材、视频在线课程替代教师教学，等等。
上面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倾向。 技术决

定论强调技术对人、对社会的决定作用。 其核心观点

认为，“人正是通过技术决定自己的未来”、“技术已经

成为一种自主的技术”， 技术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结构

和要求，引起人和社会做特定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必

然的，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意愿。 技术循其自身的

踪迹走向特定的方向。 [9]技术规则渗透到包括教育在

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技术成为一种超然主体之

外的自律的力量，按照自己的逻辑前行，能够支配、决

定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坚持这一观点。 余胜泉在技术

何以革新教育———在第三届佛山教育博览会上“智能

教育与学习的革命” 论坛发表演讲说：“在教育领域，
技术绝不是仅仅用于完成现有的模式和方法，而是要

推动技术时代的教育革新。 技术的革新必然要对教育

思想、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组织体系等发生意义

深远的颠覆性的影响。 ” [10]客观地说，在“翻转的”课堂

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革新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

2000 年左右，“翻转的”课堂的模式已经成型，但是在

随后几年却没有传播开来，一个主要原因是可以提供

给学生学习的视频资源太少；在 2011 年前后，更是由

于“云计算”、“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技术的应用，
“翻转的”课堂才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大众的关注热潮。
但是“技术的革新”是否“必然要对教育思想、教育模

式、教育方法、教育组织体系等发生意义深远的颠覆

性的影响”呢？
多年教学实践表明：技术的革新与应用并没有像

技术发明家所预言的那样，带给教育领域根本性的变

革，甚至也并没有明显地提高教育教学效果，相反还

造成了诸多不良的影响。
在技术史上，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是：早在 1913

年， 爱迪生就曾经预言，“不久将在学校中废弃书本

……有可能利用电影来传授人类知识的每一个分支。
在未来的 10 年里， 我们的 学 校 将 会 得 到 彻 底 的 改

造”。 [11]然而 100 年过去了，爱迪生预期的变化并没

有实现。
因此， 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在“翻转的”课堂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处处可见技术革

新与应用对教学的重要影响， 但是融入信息技术的

75



电 化 教 育 研 究

“视频在线课程”能否就是“翻转的”课堂的本质？ 我们

对此深表怀疑。
2. 在“翻转的”课堂中，“教学”的要素并未发生变

化
类似的观点有：“翻转的”课堂尽管“颠倒”了传统

课堂的秩序，教学的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课堂还

是那个稍稍变了样的课堂， 教师还是那个教师，“教

学”的要素并未发生变化。
上面的观点没有充分正视技术对教育的重要作

用，明显忽视技术对教育的影响。 这些观点并非空穴

来风，而是有着教育实践方面的深刻教训。 奚天玉对

鲁西南地区中小学信息技术的应用的调查显示：①学

科教师对已有硬件设备的使用率较低，且设备拥有量

存在区域差异； ②多媒体教室在学科教学中应用较

少。 [12]在更大范围内调查显示，我国政府早在“九五”
期间， 对教育信息化的投入就高达 500 亿元左右，可

实际利用率不足 10% ， 这种投入与利用的巨大反差

说明：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并没有起到人们所期

望的效果。 [13]国外的研究似乎也提供了支持的证据。
克拉克(Richard Clark )认为，选择何种技术媒体对学

习者的学习结果毫无影响，而融入技术设计的教学方

法才是影响学生学习结果的关键因素。 他的结论是：
在教学中采用不同的技术媒体， 不会获得额外的优

势。 [14]美国教育技术学教授罗塞尔（Russell）则对此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他考察了 时 间 跨 度 为 70 年

（1928—1998）的 355 篇远程教育比较领域的论文、专

题报告和教学试验总结。 通过对学生的测验分数、等

级、学业表现以及学生满意程度等的比较，罗塞尔发

现所有这些研究几乎都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接受远

程教育课程的学生和课堂面授的学生相比较，其学习

结果没有显著差异。以这 355 个独立研究的结果作为

论据，罗塞尔教授得出结论：无论技术手段是如何设

计、如何传输的，是否支持师生互动，是高科技的还是

低科技的，学生的学习结果都是一样的，接受远程教

育课程的学生和教室里通过面授学习的学生没有什

么不同。 [15]

有鉴于此，不少一线教师和教育管理者对新技术

抱有一种消极、怀疑乃至拒斥的态度，在日新月异的

技术进步面前试图以不变应万变，往往更多地看到技

术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新技术的引进和应用要花费过

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效果却不一定好，给学校、家

庭和个人带来经济与精力的双重负担。 他们更多地关

注教育教学中的现实问题，认为技术无非是为教育教

学服务的工具而已。

消极对待技术对教育影响的人们似乎忽略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教育史上，教学理念层出不穷，倘

若一旦在教学中实施，就会遇到技术方面的障碍。 在

“翻转的”课堂演变过程中，正是技术的革新和应用突

破了一个个难点。 下面仅从“翻转的”课堂的两个特点

进行说明。
（1）个性化学习

进入新世纪以来，个性化学习已成为世界教育发

展的趋势。 其实早在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

《学会生存》报告中把“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
作为当代教育的基本宗旨， 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

下，这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 随着“电子书包”、“云计

算”、“平板电脑”等媒介技术的革新和应用，学生们有

望按照自己的学习风格进行个性化的学习。
（2）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是指在理解的基础上， 学习者能够批

判地接受新思想和事实， 并将它们融入原有的认知

结构中,能够在众多思想间进行联系，并能够将已有

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 作出决策和解决问题的

学习。 [16]深度学习是学生进行学习的潜在的、内在的

学习要求。 然而，在传统的教学中，很难做到深度学

习。 在“翻 转 的”课 堂 中，学 生 们 课 下 利 用“电 子 书

包”、“云计算”、“视频资源” 等媒介技术完成对知识

的初步接受，课堂上通过教师的引导，同伴互助、师

生互动，完成知识的内化过程。
（二）“翻转的”课堂的本质：技术促进的教学

通过梳理“翻转的”课堂的发展历史，以“教学问

题—技术应用”为线索，我们认为，“翻转的”课堂的本

质是：技术促进的教学。 其一，随着人们对学习过程理

解的深入，传统的“学习过程就是呈现、组织、传递知

识的过程，学生的任务就是尽量多地吸收教师传授的

知识”的观念已经逐渐被“学习是一个主动的建构知

识的过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这些观念所

取代。 在“翻转的”课堂中，学习者有不同的诉求，原来

教师承担的提供事实、案例或程序等活动，通过技术

的革新与应用由学生在课下完成，课堂上教师的角色

就是如何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其二，技术的革新和

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学习方式。 学生可望

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学习。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
（1）“翻转的”课堂不是“纯技术的”、视频在线的

“同义词”，不是用视频录像资料、视频在线课程等“纯

技术的”手段取代教师。
（2）“翻转的”课堂是技术促进的教学。 它借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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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提供了一种提升师生良性互动的方式；它借由技术

营造一个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人的学习环境；它借由

技术创设一个新的课堂：在这个课堂上，教师不再是

讲台上的贤能者，而是学生旁边的引导者。
由于技术的支撑，当学生生病、参加运动比赛或

实地考察等活动而无法上课时不会落下功课；由于技

术的支撑，学习内容被永久保存以备复习；由于技术

的支撑，全体学生可望得到个性化的教育；由于技术

的支撑，良性互动和面对面的、有意义的、深度的学习

活动可望发生。

三、“翻转的”课堂的模式

（一）已有的教学模式述评

从 2012 年来，“翻转的”课堂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

讨论。 如何实施“翻转的”课堂，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

焦点。 相关文献表明，目前国内外“翻转的”课堂主要

有三种比较典型的模式。 其中，韦斯利·贝克、迈阿密

大学的三位教师 （Lage, M. J., Platt, G. J., & Treglia,
M.）、Robert Talbert 等学者提出的教学模式大体相同

（如图 1 所示）。 这个教学模式的优点在于将“翻转的”
课堂的核心要素“将授课内容移到课外，将家庭作业

移到课内”清晰地呈现出来，缺点在于过于简略，教师

的活动过程、学生的活动过程没有呈现出来。
张宝辉等人根据“翻转的”课堂的内涵以及建构主

义学习理论、系统化教学设计理论 ,在 Robert Talbert
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教学模式。 [17]这

个教学模式的优点是： 将信息技术和活动学习作为

“翻转的”课堂学习环境创设的两个有力杠杆，将学生

完整的学习活动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 其不足之处在

于：操作起来比较困难。
金陵先生以萨尔曼·可汗“翻转的”课堂实验和美

国林地公园高中、中国重庆江津聚奎中学和江苏省木

渎高级中学的“翻转课堂”实验为蓝本，通过教学结

构、教学方式、教学环境、教学理念等方面的比较分

析，提出自主学习“翻转的”课堂和课堂协作探究“翻

转课堂”两种渐次提升的理论模型。 [18]其中，他提出的

自主学习“翻转的”课堂教学模式，是目前我们见到的

比较好的模式。 该模式强调任务驱动、问题导向，要求

学生根据预习任务学会结构化思考，要求教师学会制

作和上传教学视频，学会智慧地指导学生，对需要帮

助的学生作一对一的个性化指导。 其优点在于：容易

上手，使初涉“翻转学习”（Flipped Learning）的师生快

速发现其优越性。 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将教师的活

动呈现出来。

图 1 “翻转的”课堂模式

资料来源：Baker, J. W. (2000).The classroom flip:Using web

course management tools to become the guide on the side.

（二）我们提出的教学模式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以上三种“翻转的”
课堂教学模式的不足，以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无缝

学习为设计理念，我们提出了在最新信息技术条件下

“翻转的”课堂教学模式。
1. 教师活动模式

教师活动模式包括课下活动和课上活动 （参见图
2）。 课下活动包括开发课程、设计问题和学习分析等

三个环节，课上活动包括引导展示、深度教学和安排

任务等三个环节。

图 2 “翻转的”课堂中的教师活动模式

（1）在开发课程阶段，教师需要将教学视频传送到

互动平台上，学生登录学习，系统自动记录学生的学

习数据。
（2）在深度教学阶段，教师需要以基本问题为驱动

力进行教学，引发学生进行积极的、主动的思考；同时

根据学生在课下的学习数据，进行个性化的辅导。
（3）在学习分析阶段，教师需要绘制知识地图，整

理学生课下和课上学习的数据，提出个性化辅导的方

案。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是一个新概念，是指为了预测和指导人们的

学习，通过智能数据、学习者产生的数据以及分析模

型的应用，来发现信息和学习者之间的社会联系。 [19][20]

利用数据挖掘、数据解释与数据建模的优势来改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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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和学习的理解，以及为个别学生量身定制更有效

的教育。 学习分析的数据不仅限于考试的成绩，而是

包括学生的课外活动、兴趣爱好、行为习惯、练习情

况、网络社交等大量信息。 学习分析的意义在于有理

有据地分析与反馈。 学习分析的目标是：使教师和学

校为每个到学校接受教育的孩子根据他们不同程度

的水平和需求提供不同的教育机会。
2. 学生活动模式

学生活动模式也包括课下活动和课上活动（见图
3）。 课下活动包括观看视频、回答问题和自我反思等

三个环节；课上活动包括展示成果、探究学习和交流

等三个环节。

图 3 “翻转的”课堂中的学生活动模式

（1）在观看视频阶段，学生可以利用平板电脑、智

能手机甚至云书包，登录互动平台进行学习，系统自

动记录学生的学习数据。
（2）在自主学习阶段，学生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

完成对知识的内化过程。 这一环节，师生互动、同伴互

动，尤其是师生间的思维互动显得尤为重要。
（3）在自我反思阶段，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活动进行

自我监控、自我检查，以诊断和判断自己在学习中所

追求的是否符合自己设置的目标。 在每一次课堂活动

将近结束时，教师都要引导学生对活动对象、活动过

程、活动思维方式进行反思。 通过反思，“把经验含糊

的、可疑的、矛盾的、某种失调的情境转化为清楚的、
有条理的、安定的以及和谐的情境”，[21]让学生把活动

过程中的思维方法领悟上升到一定高度，形成自己的

认知策略，从而更容易在新的问题情境中进入积极的

思考状态。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翻转的”课堂是“技术促进

学习”的典范，实施“翻转的”课堂需要硬件的支撑和

“软件”的融入。 互动平台、电子书包、平板电脑等硬件

条件自不必说，“软件”的融入也是必需的。 尤其需要强

调 的 是 ， 教 师 需 要 加 强 TPACK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And Content Knowledge， 整合技术的学科
教学知识）的学习。 TPACK 对教师应用技术的有效教

学具有支配作用， 它包含了具体教学情景中技术与学

科知识、教学方法的真实的复杂关系，包括教师对技术

的深刻理解，对自己原有的教学观念、教学方法的重新

审视与反思，敏锐地在技术、学科知识与教学方法的相

互关系中寻求新的可能， 如根据具体教学情景的需要

设计新技术，或利用新技术开创新的教学空间。

四、结 语

技术的革新与应用，使真正意义上的“翻转的”课

堂加速发展。 在“翻转的”课堂模式的第一个学习阶

段，学生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学习，每个学生手持一台

信息化终端，诸如平板电脑、手持式智能设备、电子

书、电子书包等进行自主学习。 在第二个学习阶段，教

师可以有更充分的时间进行教学。 总之，“翻转的”课

堂是技术促进教学的典范，未来教育可望沿着这一路

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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